
鹳雀楼2024年6月 11日 星期二

E-mail：ycrbgql@126.com

又是一年端午，让我想起那个家喻户晓，却
又谜一般的人物，那就是屈原。

这个名字听得早，但概念模糊，在高中时
期，我读过一本《美术》杂志，里面的彩页有一幅
油画，叫《屈子投江》，画里的人物造型和立意气
氛合乎我当时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近来读史
书，才逐渐明晰了这个人物更深层次的内容。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出身不错，自谓
“帝高阳之苗裔兮”。他二十多岁，饱学经书，离
开老家去京城。那时候，要想有所成就，口才是
至关重要的。不过，屈原口才不错，《史记》里面
有记载。从诗句看，屈原年轻时候高大俊美，佩
长剑，戴高冠，身挂鲜花香草，是一个阳光、浪漫
的青年。

那时候人重相貌，认为相貌的背后预示着
命运，因此他有幸做了小皇帝的侍读，这个皇帝
就是后来执政长达三十年的楚怀王。他们年龄
相近，脾气相投，既是君臣，也是师生，也是朋
友。有这种关系，屈原二十九岁就当了“副宰
相”。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这样评价屈原：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
议国事，已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
侯，王甚任之……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很受重
用。他被人忌恨，对手都是些老资格的贵族大
臣，还有怀王的爱妃，以及小皇子，这些人和屈
原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以至于后来两派甚至
在皇帝的面前大动干戈，其矛盾尖锐可见一
斑。屈原屡屡向怀王解释，怀王听得也不耐烦，
后来干脆不见。很多大臣也开始躲他，他曾经
雄心勃勃，继而忧心忡忡。闹了一年多，结果遭
贬、降职，变法图强成了泡影……

但他牵肠挂肚的还是京都，是怀王，是楚国

五千里江山。
他忧愤，牢骚，情绪如瀑，全部发泄于三百

多句的《离骚》。屈原身上的艺术潜质很明显，
他把政治的理想方向，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

楚 怀 王 兼 听 则 明 ，类 似 于 三 国 时 代 的 袁
绍。那个时代，“抗秦”有理，“联秦”也有理。可
怜的楚怀王却不是那个铁腕人物。

公元前 314 年，国家形势再度紧张，秦国对
楚国抛去的橄榄枝不予理睬，还一度制造摩擦。

这个时候，怀王开始怀念屈原了，召之，委
派他出使东齐。屈原又踌躇满志了。在齐国，
他不但能言善辩，而且风度翩翩，受到君主礼
遇，锦衣玉食，驷马高车，他登泰山、临渤海，风
光无限。“联齐”的事也就办妥了。

公元前 311 年，楚国在齐国的帮助下，打了
个大胜仗，收复了很大的领土。怀王乐得手舞
足蹈，夸屈原胜过大将军……

后来，秦国有个人物叫张仪，他到楚国，挑
拨离间，许愿空头支票，让楚国和齐国反目。怀
王竟然指使人到齐国把齐王骂了一通。齐王于
是拘禁了屈原，这期间，屈原把内心的愤怒与愁
思写成一首诗，取名《抽思》。

楚王发现上当后，大怒，攻秦，齐国作壁上
观，两次大战役，楚国都失败了，将士阵亡十几
万，还失去了很多城池与领土。

屈原回国，楚王不好意思见他，但为了国家
利益，楚王还是希望他再度去齐国。

屈原二话没说，又上路了。去齐国两千里，
路途遥遥可想而知。但屈原这次又获成功，齐
王着眼大局，不计前嫌，齐楚再度结盟。

张仪也不闲着，竟然又出使楚国游说，最终
楚怀王选择放走张仪，讨好秦国。

张仪刚走，屈原从齐国回来了，一番进谏，

讲清大势，怀王又一顿足，觉得留下张仪兴许是
留下豺狼之患也……于是派兵追杀，但张仪早
已逃之夭夭。

不久，秦国兑现了退还土地的承诺，还提出
联姻。楚怀王不听屈原苦劝，秦楚联姻，齐宣王
再度冷眼观。忽一日，几个周边小国“闪电战”
攻击楚国，秦国并不出兵相帮，楚怀王惶惶然。
这时，屈原被恶意弹劾，怀王又听信了谗言，将
屈原逐到汉北荒蛮地，掌管林木鸟兽。这一年，
屈原四十五岁。

时间又过了九年，这期间楚国厄运不断，楚
怀王擅“骑墙术”，自以为高明，却落得腹背
受敌，几方不落好。齐、韩、魏以楚国破坏合
纵为由，联军攻楚。

又过了两年，秦楚开战，楚怀王一门心思
讨好秦国，但求苟安，后来竟然被秦国忽悠，
变成人质，非正常死于他乡。屈原哭得死去活
来。这位和他打了几十年交道的皇帝，其中的
恩怨，欲说还休。

屈原第三次流放，原因是讥讽朝政，楚襄
王看他不顺眼，六十多岁的他再度被流放洞庭
湖。直到楚国京都被秦人化为焦土，七十多岁
的爱国主义诗人，怀着满腔悲愤，抱石投入万
顷波涛的汨罗江，他写下的最后一首诗是 《怀
沙》，表明了自己的君子人格。

他投江后，人们往江中抛粽子的习俗在楚
湘大地渐渐兴起，老百姓的动机是单纯的且感
人的：粽子抛给鱼吃，鱼群就不会碰老人的躯
体了。每年五月五，整个华夏民族相约成俗，
抛粽子、吃粽子、划龙船，怀念这个图腾般的
老人。

1953 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定为世界
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吃 了 粽 子 说 屈 原吃 了 粽 子 说 屈 原
■李立欣

甜 粽

当火辣辣的骄阳在头顶上高照
每岁的端午节便迈着步子来到
千家万户早已泡好了香嫩的糯米
再选绿色的粽叶将心念的甜粽裹包

端午节的糯米粽是那样的香甜哟
因为那米团里还包裹着一颗颗红枣
数千年来包甜粽虽是农家人的习俗
可甜粽里竟寄托着对屈原的深切哀悼
当年他饱含冤屈只身投入了汨罗大江
汹涌的波涛在浩瀚的江面狂声地咆哮
历史虽被疾驰的朔风翻逝了一页又一页
可屈原的形象却在人们的胸窝难以磨灭掉
此刻
哀思的目光仿佛正射向翻腾的汨罗江
在滔天的白浪花中
正将屈原的不朽容颜映照
逝去的先贤们会永世鲜活在人民的心中呀
那烟波浩渺的江水似乎正掀起撼天的浪涛

六月的艳阳在碧宇上正火辣辣地映照
南方的人们在匆忙着水田里的万顷绿稻
北方的人儿刚将一颗颗香甜的大粽包好哟
守时的布谷鸟就嘹亮着嗓门在麦黄中鸣叫
黄灿灿的田野正倾吐着浓浓的麦香味

当心糯嫩的甜粽可不敢将你的大牙粘掉
快去端一盘甜粽来祭奠爱国的屈原哟
再捧一丛艾蒿祈愿富日月更加甜香美好

麦芒啊 麦忙

麦芒啊 麦忙
争先恐后的布谷鸟在倾情地歌唱
昔日韵律的曲调儿震颤在喉咙里
金灿灿的麦海上闪射着道道银光
一镰一镰快快地割哟
庄稼人脸庞上的热汗在滴滴直淌
每个人撺着暴筋的拳头踊跃地参加战斗
快瞧
麦海有稚嫩的娃儿和穿花衣的新娘
这是十多年前发黄的老画面呀
碎步的爷奶们正急送着喷香的馍菜和米汤

麦忙啊 麦芒
根根都刺扎在庄稼人的背上
如今布谷鸟虽连轴转地歌唱了一曲又一曲
那滚烫的汗珠子却没在耕耘人的额头闪亮
爹和娘都站立在黄灿灿的岸边哟
欢颜耸耳地在聆听着收割机的歌唱
脸庞彤红的孩儿们搬来一箱箱饮料
撑粮袋子的媳妇仍穿着华丽的衣裳
这是十多年后的麦忙哟
张张脸庞上都闪耀着蜜浸的亮光

新 麦

满目里是一顷顷金灿灿的黄
鼻孔里也已塞满了一股股浓香
一幅喜人的画图铺展在沃土里哟
布谷鸟已激情地在枝头将嗓门儿嘹亮

一垄垄新麦哟
春日，刚翻卷着道道波浪
闪亮的银锄频舞在绿色的田野
一渠渠清流让麦穗儿畅饮灌浆
夏日，滚烫的火太阳灼烤在麦田
汗水润沁的颗粒总是那样的肥胖
隆隆的机声正回响在金色的麦海里哟
庄稼人额上的五线谱在将韵曲儿唱响
一粒粒新麦散发着沁人肺腑的馨香
一颗颗汗珠仿佛闪烁着滚烫的光芒
新麦浓香哟 汗珠子发烫
汹涌的波浪正被阵阵香味醉灌得发狂
金灿灿的麦海里亦演奏起庆丰的乐章

一垄垄新麦哟 已被沉闷的机声吞噬
一排排大小车辆哟
运载着颗粒是那样的匆忙
庄稼人的褶子脸已染满了落日的余晖
不知乏的布谷鸟哟，仍在黄昏中
可劲地歌唱

六 月 印 记 （ 组 诗 ）

■张汉东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一
些记忆怎么也挥之不去……

八岁的时候，父亲在外面干活，
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母亲照料着
我和下面的五个弟妹，还要下地干
农活儿。迫于生计与负担，父母便将
我托付给外婆。外婆的家住在一个
叫历山村的地方，离我家有 50 多公
里，那里有黄河滩，还有很大的莲
池，还有一条汩汩作响的小河和女
人们洗衣的天然储水池，河的两边
种植了大片的果树、小麦和油菜。

刚去外婆家没几天，我就住不
住了，小伙伴也没有，我几次闹着要
回家，外公就带着我出去上山捕蜻
蜓、捉老鼠、找小朋友玩，渐渐地，我
竟喜欢上了这里。外公常说：这里好
玩吧。

朦朦胧胧的，半年过去了，就在
我将要背着书包上学时，一个风雨
交加的前夜，外婆悄然地从这个世
界上离去了，舅姨们哭得很凄惨，母
亲更是悲痛欲绝，我也跟着拼命地
嚎啕。那年月很穷，一家人草草地办
了外婆的丧事后，母亲对外公说：

“就让拴柱（我的乳名）跟着我回去
吧。”外公盘腿坐在炕中间，抽着他
的老旱烟：“你们忙，拴柱跟着我能
行。”话干巴巴，脸阴沉沉。母亲深知
外公的脾气，知道允了，再没说什
么，只身走了。

开学后，外公领着我到了学校，
与老师交代了几句，便走了。老师把
我带进教室，望着同学们齐刷刷扫
过来的眼睛，我真有点蒙了。老师把
紧张而羞涩的我带到一个空位前，
令我坐下，简单地介绍后继续讲课，
我乘机环视一下陌生的同学，最后
把眼睛移向同桌的她。她没有看我，只是低下了
头，但我隐约感觉到她的余光。

“云朵。”老师叫谁，无人答。
“云朵。”老师再叫，话音刚落，我的同桌

“腾”地站了起来，近在咫尺的我也被惊得心跳
不已。

“不要低头，注意听讲！”老师很严肃，根本
没有让她坐下的意思，她一直笔挺挺地站着直
到下课。

这当中我却极不自在，随着下课铃声响过，
班里同学陆续冲出教室，尽享紧张之余的松弛
感。我没有离去，云朵也觉委屈没有动身，须臾
的沉寂之后，我转过脸倍感惭愧地对她说：“是
我的到来让你挨批了。”云朵也转过脸：“没甚
事，是我跑神了。”俩人相视的瞬间，我才发觉云
朵有一双乌黑深陷的眼睛，脸庞粉红，还透出些
许淡淡的血丝来。后来我知道，她是蒙古族人，
有着蒙古人的血脉和长相。就这样，我和云朵相
识了。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和云朵共用一套书，
因为是新生，我的书还没有到。长条桌上不知被
谁用小刀刻下的分界线，被我用纸条糊住了。距
学校不远的一块青石板上，便成了我们写作业
的固定之地。她家住附近的一个村子，写完作业
后我以小“男子汉”的勇气把她送到村口，看不
见她的身影后，我才转身跑回家里，外公骂过我
多次，我却不太在乎。有一次，学校出了节目，我
们班送演的节目是我和云朵表演的对唱《背上
书包去读书》，由于掌声不衰，被老师叫上台复
演两次，之后每人还得了一个塑皮笔记本留作
纪念。后来，同学们把我们戏谑为“姐弟”，其实
我的心里也真的希望是姐弟，我想云朵也是这
样想的。

这里的冬天来得较早，一个寒风刺骨的星
期天，外公买了很多肉，还叫来很多人。我知道
这是要办大事。中午的时候，一个 60 多岁的老
婆婆，带着一个 40 多岁的妇人来了，身后还跟
着云朵。当时我很兴奋，以为她们也是被请来的
客人，我便无拘无束地和云朵痛快地玩了一个
中午，竟连香油糕也未顾及吃。下午的时候，我
才知道，外公找老伴了，新外婆不是别人，正是
云朵的母亲。宴席散了的时候，外公把家人叫到
一起，指着云朵母亲对舅姨们说：“从今以后她
就是你们的母亲了，你们要敬重她；云朵就是你
们的姊妹了，要护着她。”简单地交代过后，外公
又把我叫到他面前，摸着我的头，对我说：“拴
柱，虽说你和云朵是同学，现在她可是你的姨姨
了，往后定不敢对她嬉皮笑脸，岁数大小不说，
辈分可不要弄错，毕竟她是你的姨喽。”

听罢外公的“教诲”，我沉默无语，侧转身跑
到隔壁去了。这天晚上我没有吃饭，外公、新外
婆、舅姨娘们都以为我生病了，云朵还端了碗热
面条送到我面前，我佯说不饿搪塞过去了。其实
他们哪儿知道我的心思啊。我把被褥铺到外面
的屋子，躺下去委屈地抽噎起来。我不明白，这
么一天，云朵一下子变成了我的姨，也一下子拉
远了我和她的距离。我发起誓来，姨是不能叫她
的，话也不能和她多说。

学还是要上的，同桌依然没变。生活在一个
家庭，却似素不相识。每当上课的铃声响起，我
极不情愿地走进教室，坐在她身旁；下课了，我
便疯了一样冲出教室，拼命地在操场上奔跑。而
我再回到教室的时候，云朵却呆呆地坐在那里。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个多月。有一天，我终于
憋不住了，央求外公把我送回父母身边，外公狠
狠地瞪了我一眼，看样子是不允的。云朵知晓后
对我说：“想回你就回吧，城里条件一准儿比这
儿好。”接着便是扑簌簌的眼泪倾泻而下。我沉
默着，心中同样也在淌着泪，只是表情上未流露
出来。

中秋节的早上，外公喊我醒来，说是给邻村
的他的一个老伙计送些月饼。当我们快进村的
时候，迎面几匹马向我们飞奔而来，外公在这条
窄窄的土路边把我保护起来，但还是有一匹马
的蹄子踏在我稚嫩的小脚上，顷刻间，我生疼不
已，脚面红肿起来。外公的月饼没送成，把我急
急送进了公社卫生院。好在没伤着筋骨，医生做
了简单的处置后，外公把我背回家。云朵见状，
不知怎么是好，一会儿出去找药，一会儿送来秋

果，一会儿送来毛巾让我敷脚，好
像是她惹的祸一般。第二天，她竟
要找牧马人讨个说法，幸被外公拦
阻了：“没个大毛病，不碍事，小孩
子家，别瞎掺和。”

往后的日子，云朵护送我上下
学，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云朵帮
我把椅子搬出、搬进，吃饭的时候，
云朵最先给我送过来。在我看来，
除了同学的友情外，她俨然以姨自
居，似同学的关心，似长辈的呵护。
至于她怎么想，我一概不知。两个
多月的时光，我的脚伤痊愈了，家
中却又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云朵的
母亲——我的新外婆在去储水池
拆洗被褥的时候不慎滑入水中淹
死了，从此这个家庭又缺少了一份
母爱。而最难过、最悲恸的要数云
朵了，虽然外公、舅姨们对她依然
不薄，但足足几个月，云朵没有一
丝笑脸，无论在学校或是在家里总
是怔怔地发呆。我的心情也异常沉
闷，我时常在想，这个世上云朵到
底 还 有 几 个 真 正 的 亲 人 呢 ，好 多
次，我偷偷地哭泣：为云朵失去母
亲而悲痛，为云朵幼小的心灵受到
重创而怜悯，为云朵将来的命运而
担忧。

四年级前的一个暑假行将结
束的时候，云朵的姨来了。说是要
将云朵接走，毕竟还有血缘关系，
长辈们没有过分阻拦，而我的心里
却 是 一 百 个 不 愿 意 ，可 又 无 法 开
口。云朵要走了，全家人把她们送
到简陋的汽车站，趁大人们等车聊
天之机，我把云朵叫到一旁，将我
替她背的书包挎在她的肩上，又从
小兜兜里拿出两颗河边摸的鹅卵
石送给她，一颗是淡淡的红，一颗
是淡淡的绿。在她将要走上汽车的
一刹那：“姨？”我嘴不由自己喊出

声来，我不愿的称呼，却是发自肺腑的，曾经的
誓言，顷刻间荡然无存。云朵掉转头吃惊地望着
我，先是流泪，后是哽咽，再后来失声痛哭，那压
抑，那伤心，那委屈，像火山喷发无法阻挡。待云
朵心气平缓下来，我问：“你还回来不？”她摇摇
头，却又点点头，其实她根本不知道，只是在用
这种无言的姿态，表达她难以言状的感受，汽车
离我们而去，顺着车行的方向，我下意识地看到
天边有几片灰色的云把朝霞遮住。

云朵走后，父母也把我接了回去，从此我便
和云朵失去了联系。后来我参军离开了家乡，转
业后安排在异地工作，中间曾颇费周折地找过
她几次，有的说她出嫁了，还有说她嫁给一个比
她大十多岁的男人，居住在一个叫什么霞的地
方，但终无结果。1987 年春天，我结婚了，从妻
的姑姑那里打听到一个叫彩霞村的地方紧邻她
们住的村庄。这年秋天，妻子说要去看她的姑
姑，我也正休年假，就和妻子坐汽车一同前往。
进院寒暄，土房相聚，亲情之感自不必说。趁他
们拉家常之机，我走出去看看这里的山水和云
朵。彩霞村不大，那时看上去比较贫穷，从土地
贫瘠发育不全的小杨树就能看出，全村人住的
全是土皮房，门窗上全是裱糊的麻纸，中间只有
一块玻璃。绕村一周，竟见不到几个人，冷冷清
清，想必都去秋收去了。即使这样辛勤地劳作，
我想也不会有好的收成。

环顾揣摩未定，从村中走出一个小女孩，远
远看去，那形态酷似云朵。望着女孩渐渐移近，
不由得又使我想起云朵了。近前一看，我惊呆
了，眼前这个女孩不就是云朵吗？虽然脸庞消瘦
一些，但那双眼睛乌黑深陷，和云朵一模一样。
我从头到脚将小女孩细细打量，一身很不合身
的衣裤显得有些邋遢。感谢上天，我再一次见到

“云朵”。蓦地，女孩胸前佩戴的用红线绳编成的
方寸大小的网兜和装着的淡红、淡绿的鹅卵石
锁住了我的视线。至此我全明白了。

“云朵，云朵是你妈妈吗？”我迫不及待地
问。

女孩眨着双眼疑惑地凝视着我，然后点点
头。

“她在哪儿？”顺着女孩手指的方向，远处是
一座小土山丘，隐隐约约看到山上的云朵在不
停地劳作。原来对云朵幻想过的祝福和希冀被
眼前的一切一下子吞噬了，我没有一丝再敢见
云朵的想法了——怕伤了她的自尊。望着云朵，
我极不情愿地喃喃发问：云朵，你怎么走到今天
呀。

我从云朵女儿的话里得知，云朵已是两个
孩子的母亲了，她的男人在外面打工，这年她才
25 岁。望着远处的云朵，我肯定她面容憔悴、皮
肤黝黑、老茧满手，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也一定
失去了儿时的神韵。我非常理解云朵此时的处
境，她是在无奈之中既听从命运的安排，同时也
在 同 命 运 抗 争 。我 从 衣 袋 里 掏 出 仅 有 的
90 多元钱，用手帕包紧递给女孩，说：“一定交
给你妈妈，就说这是妈妈儿时的一个同学送
的。”言犹未尽，我掏出笔纸，给云朵写下这样几
句话：
云朵你好：

多年未见，很想看看你，但看到你今天这个
样子，又不知怎么不想见你，不承想你会在这里
过得如此艰辛。现在我的心同你一样在流血，只
送你一句话：要振作起来，坚信好日子一定会到
来。

多保重！
拴柱急草

驱车回来的路上，太阳西斜，天边的彩霞着
实靓丽，令人无法不发出许多联想，但我想的依
旧是云朵，想云朵什么时候能像天边的晚霞那
么壮观、那么艳丽。

几年后，姑姑来信告诉我，云朵成为远近闻
名的养猪专业户，还当上建村以来的第一位女
村委会主任，电视里还放了她的照片。后来，我
从《农家乐》杂志上也看到由云朵出钱正在建的
一个养猪场，她要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奔小康。
多少年的牵挂，终于放下了，感觉轻松了许多。

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云朵——我
曾经的“姨”，笑得很开心、很专注。

永
乐
有
朵
雨
作
的
云

■
衣

名

鹳

雀

楼

鹳

雀

楼

【【
河
东
成
语
典
故
园
雕
塑
欣
赏

河
东
成
语
典
故
园
雕
塑
欣
赏
】】

不
食
周
粟

不
食
周
粟

闫闫

鑫鑫

摄摄

本版责编 赵卓菁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李静坤


